
杨想妮（中）在“村超”球场表演侗族大歌。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B3

2026年5月22日 星期五

■ E—Mail:402986994@qq.com
■ 电话：0851-86817231
■ 责编：朱雪丹
■ 一审：李 冰
■ 二审：熊瑾瑾
■ 美编：田安琦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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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让非遗重新“被需要”

□ 贵州民族报全媒体记者 宋兰

2025年，中国微短
剧市场规模突破140亿
美元。当短剧市场在流
水线般制造“霸总”“逆
袭”时，贵州有一群人，
不声不响地走进了镜头
之中。

他们，是一群穿着
苗绣盛装的嬢嬢，在风
雨长廊上走秀；是一位
开民宿的侗族姑娘，在
鼓楼边本色出演自己；
是一支由返乡青年组成
的乐团，把侗歌唱成了
剧情主线。这些看似不
起眼的“素人”面孔，正
成为贵州非遗微短剧最
动人的力量来源。

“素人”入镜 非遗新声
——大众演员成贵州非遗短剧真正主角

短剧里的“自己人”

导演找上门那天，嬴勇秀正在自家
民宿忙活。

“让我演戏？”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
擦，直摆手：“唱侗族大歌可以，拍戏真不
敢，怕演不好被人笑话。”

导演说：“就是让你唱歌，不是演别
人，就演你自己。”

她想了想，说：“那试一下吧。”
《侗寨天籁》里，嬴勇秀的角色叫“秀

姐”。剧情主线不复杂——她加入女主
歌队，去参加“村歌”比赛。而现实生活
中，同样的事，嬴勇秀在肇兴侗寨已经实
打实做了两年，她熟。台词提前发来，只
有薄薄几页，不多。导演告诉她，80%的
内容不用刻意演，你平时怎么样就怎么
样。

有一场戏，拍歌队在鼓楼里练歌。
机器架好了，灯光打上了，嬴勇秀和寨子
里的姐妹们围坐一圈，张嘴就来。唱的
是平时唱了千百遍的调子，和声一层一
层叠上去，木结构的鼓楼把声音拢住，又
慢慢散开。导演喊“卡”，她扭头问旁边
的人：“这就拍完了？”

还有一场戏，拍摄新娘结婚，女主角
穿戴整齐，站在巷口准备走戏。制作组
盯着监视器，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头
饰。女主角头上是一顶银帽，并非侗族
样式，妆造老师拿出不少图片佐证，说可
以这么用。制作组拿不定主意，如果要
换，意味着女主角得重新做妆造，全组和
几十个群演要原地等半小时。

于是，拿不定主意的剧组把嬴勇秀
和同样入镜的贵州“村歌”团团长吴家佳
请了过来。两个人围着女主角转了半
圈，凑近看了看。

“这个不对。”嬴勇秀声音不大，“我
们侗族新娘是盘发插银饰，不是戴这种
帽子。”

她转身出了片场。过了一会儿，她
手里捧着一套银饰回来了——那是她自
己出嫁时用的。“用这个吧。”

剧组当场决定，换。半小时，等。
每当嬴勇秀讲起这件事，语气平平

常常：“鼓楼那场戏也是，剧本写要在鼓
楼下面泼鸡血，我们一听就觉得不行。
鼓楼是侗族最庄重的地方，这个场合
不合适。他们当场就把这一段删了。”

剧组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尊重让嬴勇
秀连连称赞：“剧组拍出来的东西，我们
本地人看了，觉得是真正扎在民族文化
根上的。”

杀青那天，寨子里的人去送行，歌队
唱起了侗歌。有人举着手机录了条视
频，发到网上，浏览量一路涨到三万多。
拍摄那段时间，来当群演的小姑娘们一
个上午能发三条拍摄花絮——油菜花田
里唱歌的，鼓楼花桥边合影的，监视器前
回看的。配乐清一色是侗歌。

嬴勇秀自己也发。问她为什么这么
上心，她想了想：“是寨子的人都喜欢自
己的民族文化吧。”

制作人魏娟更是一语道破：“大家明
白，这部剧不是在演别人，是讲自己的故
事。”

杨想妮接到剧组邀约时，心里也
打鼓。

“会担心拍出来是什么样子，”她
顿了顿，“有点容貌焦虑。”

杨想妮是舞乐蝉歌乐团的创始
人，侗族大歌的非遗传承人。微短剧

《侗歌响处是归途》的女主角陈彩霞，
几乎就是她自己——一个在寨子里
爱唱歌的姑娘，想方设法把侗歌唱出
山外。男主角林立从城市回来后，她
加入他的队伍，两人把侗族大歌唱进
直播间，带着村民卖刺绣、蓝染和百
香果。

这些情节，杨想妮并不陌生，是
她走了三年的路。

2023年，她从贵阳回到家乡。走
进寨子，发现寨子里的孩子们很少唱
侗歌，她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从
眼前溜走。

“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
那一年“村超”正火。借着这股

东风，她建起非遗研学基地，组建了
舞乐蝉歌乐团。乐团成员都是寨子
里的年轻人，平时各忙各的，一有空
就聚在一起练歌。

他们在直播间卖百香果，粉丝说

想听侗歌，他们就把百香果放在一
边，张嘴就唱。从传承人到主播，从
歌者到创业者，没人教过她怎么走，
一步一步都是自己蹚出来的。

当剧组把剧本递到她手上时，她
翻开看了看，发现根本不用“演”。

让她意外的是，这部剧几乎没有
专业演员。乐团的成员全来了，当地
的村民来了，村干部也来了。有一场
戏拍鼓楼议事，演员们往长凳上一
坐，讨论的架势完全不像演戏的——
因为他们平时就是这样开会的。

剧中有一段情节让杨想妮感触

很深：男主角林立刚回乡做音乐传承
时，村民们不理解，觉得唱歌不挣钱、
耽误事，见他就躲。直到陈彩霞加
入，挨家挨户解释，在鼓楼开议事会
请寨老见证，承诺带着大家一起致
富，村民才渐渐改观。

杨想妮说：“这和我的经历可以
说是一模一样。”

“侗族大歌传承，最难的是让它
重新‘被需要’。现在要考虑，它能以
什么形式在生活中出现。把侗歌唱
进短剧、植入大 IP，就已经是迈出一
大步了。”

短评>>>

贵州非遗微短
剧中的“素人”，虽
没学过表演，却在
镜头前呈现了最动
人的非遗故事。

这也许给当下
文化传播带来某种
启示：非遗，该如何
生动讲述？

过去，非遗题
材作品习惯于让专
业演员扮演，让编
剧去想象一种生
活。精致的服化
道、考究的台词，却
常常少了点什么。

“素人”演自
己，看似降低了表
演门槛，实则建立
了真实标准。她们
不是在“表演”非遗，她们自
己就是非遗的载体。当秀姐
在鼓楼里张嘴就唱，当杨想
妮把直播间卖百香果的经历
搬进剧情，当嬢嬢们穿着压
箱底的盛装走上秀台——镜
头捕捉的不是演技，而是生
活本身。

更值得关注的是，“素
人”演员在片场往往成为民
族文化顾问，他们能在细微
之处进行把关，确保了文化
不变形、作品不走样。她们
从被拍摄的对象，变成了参
与创作的主体。这种身份的
转换，让短剧不再是“关于非
遗的故事”，而是“文化传承
人自己讲述的故事”。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仅
要让文化“活”起来，还要让
持有文化的人站出来，讲述
自己的故事。她们的面孔或
许不够精致，台词或许不够
流利，但那份从生活里长出
来的笃定与从容，恰是当下
文化传播稀缺的品质。

短剧把一群人聚在一起，大家只
是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搬进剧情里。
戏拍完了，他们依旧继续在生活里、
直播间唱着歌。

更早让全国观众看到贵州“素人
力量”的，是另一部短剧——《群山上
的“村T”》。

T台上，主角是一群穿着苗绣盛
装的嬢嬢。她们没有猫步，没有定点
pose，有的人走得慢，有的人裙摆太大
侧了侧身，像赶集路上遇到熟人。

有网友评论：“以前觉得时尚是
巴黎和米兰，看完‘村T’才发现，时尚
的尽头是贵州。”

制作人魏娟记得拍摄那天的场
景。剧组没有搭人工T台，直接用苗
侗风情园的风雨长廊。嬢嬢们穿的
是自己压箱底的盛装，苗绣纹样是外
婆传给母亲、母亲又传给自己的，银
饰是出嫁时一锤一锤打出来的。上
台前，有嬢嬢低头整了整衣领，又帮
旁边的人捋了捋裙摆。魏娟站在监
视器后面，说了句：“这种真实感，比

任何舞台更真实、更生动。”
2025 年初，广电总局启动“微短

剧+”行动计划，“微短剧+非遗”被列
为推动行业精品化转型的重要方
向。贵州的实践给出了一个朴素却
有力的回答：让传承文化的人，成为
讲述文化的人。

魏娟透露，贵州广播电视台已规
划“非遗+文旅”微短剧三部曲，围绕
民族服饰、音乐、舞蹈展开。但真正
支撑这些作品的，不是风景和技艺本
身，而是像嬴勇秀、杨想妮这样的普
通人。“目标不仅是内容生产，更是把
贵州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有影响力的
文化产品。”

镜头推近，聚焦秀姐递过银饰
的手，聚焦杨想妮唱歌时微微扬起
的下巴，聚焦苗寨嬢嬢穿针引线时
眯起的眼睛……在竖屏短剧这个赛
道上，这种扑面而来的细密质地和
真实的力量，成为“素人”演员的最
大优势。

让魏娟意想不到的是，“素人”演

员在片场不是被动配合，而是半个民
俗顾问。在《侗寨天籁》片场，嬴勇秀
和吴家佳往往是剧组遇到民俗疑问
时第一个被问到的人。

短剧不再是“关于非遗的故事”，
而成了“传承人自己讲述的故事”。

真实，创新，快乐。嬴勇秀用三
个词表达“素人”的力量，“短剧在真
实的基础上创新了，我能参与其中，
是非常开心的。”

这份开心，或许就是非遗短剧
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当传承不再
是展板上沉甸甸的几个字，而是镜
头前笑着唱出的一句歌、秀台上自
在走出的每一步；当文化传承人不
再是被书写的对象，而是投入实践
的方方面面，非遗也就真正活进了
这个时代。

杨想妮说：“你得先让大家看到
希望，才会有更多人加入。”

在这些贵州短剧里，希望写在每
一个“素人”演员的脸上。她们不是
在演别人，她们自己就是故事。

3 “素人”演绎的真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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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上的群山上的““村村TT””》》剧照剧照。（。（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侗寨天籁侗寨天籁》》剧照剧照。（。（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